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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里头出发，在许宏所描摹的历史文明图景中获取发现与思辨之美——

跟随“跨界”考古人，走出早期中国的迷思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二里头，目前公认的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所在地。在这里，持续逾一个甲子的考古发掘找到了具有某种历史象征意味的“十字路口”，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
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包括最早的铸铜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不久前，二里头以其中心区新
发现的主干道路和两侧墙垣，揭示都城为多网格式布局，位列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处距今约3700年的遗址，不断更新着发掘成果，它不仅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历史文明进程，也引发莫衷一是的夏商之辩，至今，依然是诸多历史溯源谜题的发端，
承载着国人对于早期中国的迷思。而它得以进入公众视野，一位考古人功不可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1999年至2019年担
纲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与队友们共同完成了400余万字卷帙浩繁的《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之后许宏辞去队长之职，跨界游走于书斋、互联网平台与公众之间，
由二里头开始，带领公众开启早期中国的“科普”探寻之旅。

三联书店2022年出版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和《东亚青铜潮：
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可以看作是许宏对引为毕生志业的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三早”研究的概括；同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宏的考古“方”》则是其自身学术人
生不同阶段的随笔小结；2023年7月正式面市的《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作为解读早期中国的第五本著述，为传统意义上最早的“帝国”之说提出新解……

跟随许宏和他所描摹还原的早期中国图景，人们不仅得以重返考古现场，体验他所谓的考古学的“发现之美”，更理解了一名考古人述而不作的学术持守，感受到通过考古
学重新思考与认知世界的“思辨”之美。

扑朔迷离的“夏”

“不能证实或证伪‘夏’的存在”

2019年卸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从田野
考古学者转向沙发考古学者，开启了面向公众的
考古学“科普”写作，他几乎利用一切时间写作，
并为自己设下庞大的写作计划：每年至少出两本
书，如果身体健康，会一直写到70岁。现在看来，
计划进展顺利，2022年共有五本书面世。与此同
时，他与110万微博粉丝互动，在喜马拉雅给公众
讲考古故事，成为B站的up主，文物告诉你、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先秦考古、二里头宝藏村民等短
视频已成系列……他竭尽所能，以自己的方式让
看似高冷的考古学走向公众。

从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许宏的考古
“方”》新书推介，到7月中旬《最早的帝国：二里岗
文明冲击波》的线上直播，时间来到2023年，许宏
无论走到哪里，依然面对同样的追问：“夏”是否
真的存在？它与二里头有着怎样的关联？曾经
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貌似最有发言权，
而他却永远都是那个不肯轻易言“夏”的“保守”
的考古人。

“夏王朝是我们的一种情结，中华民族从司
马迁开始就把‘夏’作为一个王朝的肇始，它被看
作是华夏族群的‘成人礼’。”在许宏看来，提振民
族自信心的当下，许多民众显然接受不了“夏”的
虚无，他们认为二里头一定要是“夏”才重要，就
像西高穴大墓一定要是曹操墓才重要。“因此我
们试图把战国到汉代关于‘夏’的追忆变成信史，
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固然重要，但到目前为止，
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考古人，我们当然希
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非’字去掉，使它成为真
正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需要跨过不可逾越的
门槛：要确认文献中具体的古代国家和族群，就
必须有扎实的内证性文书类的证据，但那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

在最近一次关于“夏”的表述中，许宏提及在
二里头的陶片上曾经发现一些单个的刻画符号，
包括他在内，大部分学者不认为那是文字。但他
相信，像二里头这么复杂的社会实体应该有文
字，只不过尚未发现。许宏订正：“证实夏代的存
在”之类的表述，不是二里头考古人能够解决的
问题。二里头即便发现了内证性的文书材料，也
只是可能把这些不会说话的遗存和古代文献所
载国族对应起来，解决大家关心的二里头究竟姓
夏或姓商的问题，但不能排除其他遗存属于夏的
可能性，不能证实或证伪夏代的存在。

当孩子问起“夏”，该如何回答？面对网友
的心机追问，许宏一度给出了最明了的答复：

“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
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
的。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
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所以这个问题，
还没有定论。”

从“最早的中国”到“最早的帝国”

“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再到殷墟，
三者的青铜文明一脉相承”

在许宏最为人们熟知的《最早的中国》一书
中，他提出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作为一
介学者，我认可最早的“中国”是“中央之城”或

“中央之邦”的解释，对“最早的中国”定义是，东
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
王权国家”。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
上的“中国”之意。

在《许宏的考古“方”》其中那册《透物见人》
中，他给出了二里头何以获称“最早的中国”的进
一步解析：就本人的史观而言，整个中国古代史
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从无中心的多元（前
国家时代和小国林立的时代），到有中心的多元

（出现作为“国上之国”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时代），
最后是一体一统化（庞大帝国的时代）。其中的
两个大的节点，第一是二里头，第二是秦王朝。
因而，尽管二里头都邑在东亚文明史上既不是最
早的也不是最大的都邑，但毫无疑问它是最重要
的都邑之一，是东亚大陆国家形态从多元走向一
体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日后庞大的中心性帝国
的出现，其基因是始于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
的。这是我们强调中国古代史中二里头文化历
史地位的一个要因。

但他依然表示，“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就
跟“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一样，都属于假说，而

“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属于解释性的“推

论”。为什么呢？理论上讲，来自传世文献的曹
操高陵和夏王朝（如果存在）的遗存都是需要验
证且可以验证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唯一性或曰排
他性，只要有确凿的文字材料出土，问题即可解
决。而“最早的中国”这类命题，则是根本不需要
也不可能验证的。它只是学者个人对历史文化
进程给出的一种推论，一种解释。没有唯一或排
他的标准，只是一家之言。

相对于“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一家之
言”，“最早的帝国”二里岗则是基于许宏对美国
学者“一家之言”的认同。他在新书《最早的帝
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中写道：“从二里头到二
里岗，再到殷墟，揭示数百年间中原王朝文明的
兴替流变，与被称之为帝国的全球其他早期文明
相比，二里岗文明毫不逊色，堪称中国乃至东亚
第一个帝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和
美国华盛顿大学王海城教授曾经给出“帝国”的
概念：一个帝国就是通过集中指挥的侵略战争而
形成的庞大政体，对不同的族群进行集权统治，
而且经常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群流动。二里岗文
明的物质遗存与此相符。

二里岗的侵略性冲击曾震动考古界，它的辐
射范围北到晋南的垣曲商城，南到长江中游的湖
北盘龙城，许宏推测之所以强势辐射，可能是为
了攫取关乎国家命脉的矿产资源，单就器物的生

产而言，已从二里头的百花齐放发展到了二里岗
的“体制美学”，这也是他想进一步做深入解读的
内容。在他看来，从二里头到二里岗，再到殷墟，
三者的青铜文明一脉相承。“没有二里头像丑小
鸭似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和青铜爵，就没有三四
百年之后司母戊大方鼎的霸气与辉煌。这其中，
二里岗文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介点。”

从未自外于世界的古代中国

“中国一直是在汲取借鉴其他文明
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
自身特色的”

许宏解读早期中国的系列书籍，有一种史观
贯穿始终，那就是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他曾不止
一次地感叹：“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中
国乃至东亚大陆从未自外于世界。”

英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
杰西卡·罗森爵士，曾在中国学者童恩正教授的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
人文地理学概念——“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
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
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
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

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
是“中国弧”。“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
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其东
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
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在许宏看来，“中国
弧”，正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
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它一直是在
汲取借鉴其他文明体先进要素的基础上扬弃创
新、生发出自身特色的。”在为《考古学家说中国》
丛书所做的总序中，许宏提及2018年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的一次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
合研究成果的发布，其中就表示：“中华文明在自
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
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
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
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显现
了我们在目前时点上看待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
之间关系上的一种自信。

许宏提及人类经历的几波大的文明潮。第
一波大潮，上溯到人类出非洲，大约十万年前
后。在几万年之内，足迹就几乎踏遍了全球陆地
的绝大部分，包括我们所在的东亚。这应该算是

“全球化”的开端；第二波大潮，一万年前左右的
“农业潮”，其中，中亚的锯齿纹彩陶等对中国西
北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一马家窑文化存在一定
影响，而中国彩陶文化也渐次分南道、北道西行，
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陕北神
木石峁遗址出土的部分石人面形象、铜器以及绵
羊、山羊、黄牛等家畜，显现了与欧亚草原地带某
些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东亚大陆最早的一批邦
国（或古国）就出现于这一阶段；第三波大潮，即
青铜潮，具体到东亚大陆龙山时代前后用铜遗存
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考古学观
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
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
区。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
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历程。
其同步性引人遐思。可以认为，是青铜礼器及其
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而二里头遗址出
土的北方式长身战斧和环首刀等，更是这一中原
腹地最早的青铜文明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文化
交流的力证。至于广汉三星堆文化所见包括中
原地区影响的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在欧亚大陆区
域文化交流中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没有真相的残酷考古学

“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开门式的
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
历史问题”

2022年许宏还写了一本貌似蹭热度的书《三
星堆之惑》，书中，许宏谈到“三星堆有没有可能
来自外星文明”的问题，“这是我们圈的同事最懒
得回答的问题。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
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
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
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
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
究无关。”在文章的最后，许宏说：考古学是一门
残酷的学问，它在时时地完善、订正甚至颠覆我
们既有的认知。而我们不应寄望于一两次芝麻
开门式的大发现，就能够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
历史问题。悲观点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
时的真相，但仍然要怀着最大限度迫近历史真实
的执着。

考古以及考古学知识，对于普通的公众而言
为什么重要？许宏如是回答：首先他满足了我们
的好奇心，安顿我们的身心；同时，如果你能理解
另一个时代，对于当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了解
它，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以及生命本
身的一些问题。这或许就是他经常提及的考古
学的“两美”，发现之美与思辨之美。

虽然考古前辈一再教诲，考古学是一门实
证的学问，但看似在学术上保守的许宏却在自
己的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考古学是一门
解释的学问，更多是推论和假说。在他看来，考
古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不是绝对的。他提出
考古学界已进入“后大家时代”，由原先几位大
家引领，其余人跟着走，进入没有领头羊的时
代。虽然会有些失落，但令人欣慰的是，学术思
考多元化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才有
了多元的、面向公众的、把学术和普及融为一体
的学者。

“解读早期中国”
系列（全四册）三联书
店2022版

许宏自称四册中最见
功力的是《大都无城》和
《东亚青铜潮》；最下功夫
的是《东亚青铜潮》，可以
说是“小书大做”。

■《何以中国》描绘东亚
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诞生的背景。

■《大都无城》是对中国
古代都城“不动产”的全面
盘点。

《许宏的考古“方”》
许 宏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版
包括《装作有闲》和

《透物见人》两册。融会了
从作为田野考古工作区
的“探方”，到作为考古人在

“方法”“方略”上的思考。获
评2022年“最美图书”。

《最早的帝国：
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许 宏 著
大象出版社2023版
以全球文明史的视

角解读二里岗文化，凝结
了许宏对二里岗遗址考
古发现及早商政治、经
济、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与
见解。

■《最早的中国》阐释
“二里头文明的崛起”。

■《东亚青铜潮》是关于
早期中国最重要的高科技

“动产”——青铜及其冶铸技
术的梳理与整合。


